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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5日，崔健举办了一场线

上直播音乐会。在线人数高达4000多万，

盛况空前，而我恰在思考陕北民歌的话题。

当日，崔健请出了一位神秘嘉宾，并未介绍

他的名字。观众群有一半不知道，此人是赵

牧阳。当他抱着三弦弹唱出《三滴血&外面

的妞》，醇厚又清冽的感觉淹没了整个空

间。另一头远程观看直播的朋友问我，摇滚

圈用三弦代替贝斯了吗？我未作答，反问他

感觉如何。他说，贝斯自由放任一点，三弦

则够深。他没讲“深”的是什么，深度？深刻？

深沉？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尽然。

为什么谈陕北民歌却从乐器说起。我

想，我们此时此刻此种语境下谈论这个话

题，首当其冲要从音乐感染力这个元逻辑

谈起。音乐感染力来自哪里？它自然可以来

自音乐本身的审美自律，然而这种被称为

自律的东西，背后支撑它、滋养它的是扎根

民间的音乐原动力。

诚然，崔健的音乐是真诚的。他说当年

创作的那些作品，只为了说出自己心底的

感觉，并未刻意附加宏大叙事，也并未料想

会如此深入人心。他说自己很多年醉心的

是纯粹的音乐。他在访谈中论及对音乐的

理解和把握时说，每个聆听音乐的人都听

得到他们能听到的东西。想必专业人士自

然能理解其中技术层面的味道，而非专业

听众又何尝不懂音乐，又何必非要先搞懂

技术再去理解作品中的韵意。

当他和三弦碰撞诱发出深沉的低吼

时，30多年前的经典发出了当下的感触。

他说，他也在尝试当下流行的说唱。艺术形

式的尝试，离不开“当下”两个字。说唱与纯

音乐，这应该是两种意义的表达：一种重在

言辞，一种不着一词。重在言辞的说唱袒露

出当下人们的心声，而不着一词的纯音乐

又何尝不让人们听见心底里、血液中流淌

的言辞。还记得1991年元旦晚会上郭达等

人的小品《换大米》，其中一曲“换大米之

歌”挪用了电影《红高粱》中主题曲《妹妹你

大胆地往前走》的曲调，将音乐和言辞用喜

剧的方式结合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红高

粱》红遍全国的时代，这一方式如同眼下人

们随手拈来的网络梗，懂的人自然心领神会。然而，倘若人们未曾

在《红高粱》里见识这样的民间音乐腔调，小品的喜剧调调会不会

减损一半，我不清楚。

2021年4月16日，我跟随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

传推广活动——“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

调研组，在陕西榆林多县市展开调研活动。此行是我第一次近距

离感受陕北民歌，返京后，在整理陕北之行的素材时，我一次次被

这些民间艺人鲜活的生命力感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我们

幻想可以在时空中穿梭自如，然而真正的灵魂放飞却需要一个恰

如其分的开关，在某个对的时空、对的机缘遇到对的人。在陕北，

我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想象着点缀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流浪歌

手、说书艺人，以他们自己温暖的身躯、滚烫的喉咙讲出人与这片

土地的关系。我感觉，自己来晚了。原本若干年前我就应该与它

相识，然而也不晚，或许若干年后再回首，它依然飘荡在那里，永远

都挥散不去。

庙堂高额，江湖幽远。这就是我们很少记起却从未忘记的民

间：一片片吾土、一个个吾民勾勒出的空间。拉起他们的手：81岁

的郭来香、95岁的李增成，盲艺人孙占东……一代代人传续着黄

土高坡的精神，他们声音的嘶吼与悲怆是生长在那片热土上的祖

辈们与命运的无数次抗争与妥协后理性的敬畏与信仰，只要你身

临其境地听过一次，一定会被震撼心灵，感受那种直冲头顶的晕

眩。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仿佛就是土地上的一草一

木，被历史的风吹得飕飕作响。

然而，当他们沉浸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高亢激唱之中，他们是否

知晓时间的流淌，是否知晓山外头的瞬息万变。他们当然知道。没

有一个人会浑然不觉时代的变迁。如果他们年轻半个世纪，如果他

们也像千千万万老乡亲们一样来到都市，他们是否会站在一座座

都市的天桥上对着城市遥望高原，是否会对着街上匆匆行人思念

故土故人，是否会用同样激情澎湃的老调子唱出在时间长河中生

生不息的不朽灵魂和对于新时代的感触。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刻，人

们纷纷驻足聆听，一个个单薄柔弱而又坚强的个体与滚滚向前的

时代车轮形成一曲时代的共鸣。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乡亲饱含

热泪的双眼彼此深情凝视的目光。多年前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

地》中的低诉在我耳边回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土地爱得深沉……”

最后，回到初始的话题：陕北民歌的当下传播。我们并不陌生

于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深度剖析：是否“失去了原生土壤”，是否

“依靠新媒体的传播”，是否“在现代语境下的新创作”，是否“请区

域艺术家走上更广大的平台”……我禁不住闭上眼睛，心中回想

“传播”的初心，绝不只是搜集整理吧。当然这是第一步，没有它，我

们何以知晓，我们心底摇曳的每一段心事都曾被祖先们反复咀嚼，

慢慢化作几乎被我们淡忘了的岁月浸润下的文化血脉。绝不只是

轻松代入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当然这是极为有效的传播手段，它

让我们已经陌生的记忆呈现出新鲜活泼的样貌。绝不只是简单把

老艺人们请上聚光灯照耀下的舞台。当然这也是新兴传播方式下

最容易拉近与受众距离的方式，既然无法让每个人都身临其境，或

许可以让原初的光芒照射到每个人的脸上……值得讨论的话题太

多了，而我们当下的音乐人也正在努力着。难怪乐评人耳帝将赵牧

阳和崔健的这次合作称为“一次连接黄土地逃离与太空漫游想象

的民俗科幻实验”。

人们总是为艺术给出千万种定义。我想，如果说有所谓“当

代艺术”的存在，那一定就是关注“当下”的艺术，是当下千万生

灵的所思所感，是当下每一帧每一拍跳动的时代之音。如果说我

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应该流淌在当下艺术的主体之

中。如果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果说民族的就是流行的，那么

先保有自己的独特性，才能获得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世界也才

称其为世界。

许子东在谈鲁迅时说，有些我们以为已经改变的，但仍在坚

持；有些我们以为仍在坚持的，但已经改变。我也想说，那些已经

改变的，比如原生土壤、曾经的语境，我们不必感伤。有些我们坚

持要改变的，如贫穷落后悲伤幽怨的生活，我们正

在实现巨大的改变。然而那些改变背后，或许永远

保留着我们的那份坚持——对土地的眷恋，对生

活在这片热土上人民的深切的爱，对那些曾经存

在于人们心中的喜怒悲欢的爱。这或许就是艺

术——自然也包括陕北民歌的本义，就是我们甘

愿为此付出青春热血的那种东西。

（作者系《美丽中国》杂志社副社长、执行主编）

关
于
陕
北
民
歌
当
下
传
播
的
思
考

□
祝
琳
华

责任编辑：康春华 王锦强（特邀）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艺 术

2021年4月16日至20日，我参加了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陕北民

歌”民间传习状况调研。其间，陕北民歌博物

馆是调研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4月17日，我们来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

榆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参观。这是全国独

一无二的民歌音乐博物馆，作为国内唯一一

座以陕北文化为元素、以陕北民间音乐为主

体、反映陕北悠久的历史变迁、体现陕北历

史人文精神，集民歌研究创作、培训交流、演

艺推广、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它

的建成开放，填补了国内空白，既是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汲取前进力量的精神宝库，同

时也是榆林建设陕甘宁蒙晋交界处最具影

响力城市对外宣传的文化名片。

陕北民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1800平

方米，其中布展面积约5680平方米。总体布

局为序厅、第一篇章“千年老根黄土里埋”传

统陕北民歌展区、第二篇章“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革命历史陕北民歌展区、第三篇章“满

天星星一颗颗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陕北民歌

展区、第四篇章“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新时期

陕北民歌展区、第五篇章“陕北民间音乐艺术

专题展区”、第六篇章“陕北民歌研究专题展

区”、尾厅及临时展区共八大板块，以陕北民

歌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纵向反映社会变革和

历史发展，横向反映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

经济，全面展示了陕北民歌的前世与今生。

一座“会唱歌”的博物馆

与以往参观过的博物馆相比，陕北民歌

博物馆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绝大多数

博物馆主要靠“看”或靠“讲”，而这里最具特

色也最吸引人的展现手段是“唱”。

“千年老根黄土里埋”是陕北民歌博物

馆的第一篇章展区名称，也是陕北民歌历经

沧桑、深深扎根黄土地的真实写照。从这一

篇章开始，观众就可以聆听到现场演唱的劳

动号子、信天游、小调等各类陕北民歌。有的

讲解员也身兼歌手，讲着讲着，便声情并茂

地歌唱起来；有的歌手是专业院校毕业生，

唱得字正腔圆，拿捏到位；还有通过民间报

名、筛选录取的信天游歌手，一开嗓，高亢嘹

亮、粗犷奔放的陕北民歌响彻整个展厅。在

观看陈列内容的同时，会不时遇到博物馆从

当地招募的民间艺人现场表演经典民歌。博

物馆内配备的多媒体视听设备可供游客随

意点播，有兴趣的观众还可以按照展出的一

首首曲谱现场“来一曲”。秧歌展区展示出的

几十种陕北秧歌场面图景，也是一大亮点，

观众可以参与到现场的秧歌队伍中，踩着秧

歌步，配着歌手的现场演唱，博物馆瞬间变

成热闹非凡的体验演出舞台。

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相当于一

次对陕北民歌的巡礼，走在博物馆的每一个

角落，都能深刻感受到陕北民歌的独特魅

力。除了《黄河船夫曲》《泪蛋蛋抛在沙蒿蒿

林》《蓝花花》等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外，我

们还欣赏到了榆林小曲《张生戏莺莺》……无

论是铿锵有力、节奏整齐的劳动号子，还是

不受束缚、题材丰富的生活小调，以及那大

胆质朴又苍凉婉转的爱情歌曲，都让人驻

足聆听、流连观赏。这座“会唱歌”的博物馆

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鲁艺”精神的传播园地

陕北民歌博物馆选定在2018年5月23

日这个日子隆重开馆，颇有历史纪念意义，

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76周年。

对革命时期陕北民歌的介绍和展示，正

是博物馆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陕北民歌

都是口耳相传。真正把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

域文化形态来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从20世纪

30年代开始，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这个

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在陕北民歌博物馆，能

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是陕北民歌

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即“鲁艺”时期。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

“鲁艺”）在延安举行建院典礼，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亲临现场祝贺。学院设音乐、美术、

戏剧三系，后增加文学系。4月19日，毛泽东

在为全院师生讲话时说：“民歌中确实有许

多好的东西。”自此，音乐系师生走出校门，

以“到民间去”的精神为指南，面对面地记录

民歌和各种民俗音乐。这样的采录方法，是

前所未见的。两年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号

召，要求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进“大鲁

艺”，陕甘宁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了一

个更加深入、持续的时期。鲁艺师生不仅为

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掀开了新的一页，

也为此后数十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为陕北民歌博物馆题写馆名的著名诗

人贺敬之，当年是鲁艺的一员。1943年，贺敬

之从鲁艺文学系毕业，正式加入鲁艺秧歌队

的创作队伍。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革命历史

陕北民歌展区中，立有贺敬之的雕像，那是

在鲁艺时期的贺敬之，刚满20岁，意气风发

的形象。贺敬之三部最重要的作品《白毛女》

《南泥湾》《回延安》，在中国家喻户晓，长演

不衰。红色歌剧《白毛女》最初在延安中央大

礼堂上演，在展厅中，也有复原场景的展现。

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

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劳动

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

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

力武器，而且以其激情的艺术魅力感染大

众，持续至今。

鲁艺的音乐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

体，在陕北各地大规模、有组织地采集民歌，

开辟了陕北民歌由口头传唱到纸质出版的

新纪元，为陕北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卓

越贡献。“陕北民歌”的概念是在这一时期

（1939年）正式提出的，第一部关于陕北民歌

的著作《陕北民歌集》（1939年由中国民歌研

究会整理编纂）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鲁艺

音乐系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后，创立会

刊，发表陕北民歌收集整理成果。文学系成立

文艺运动资料室，对鲁艺师生在陕北搜集到

的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在1946年9月编

定文学版《陕北民歌选》，并于1947年8月由

晋察冀新华书店铅印出版，这是陕北民歌迄

今为止能见诸纸面记录的第一本权威集子，

在陕北民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延安鲁艺民歌采集的一个重要历史贡

献和成果是以冼星海为首的20世纪中国最

优秀音乐家借助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音乐

元素，挖掘、改编、新创出《东方红》《黄河大

合唱》《七月里在边区》《拥军花鼓》《生产大

合唱》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歌曲，

极大地推动了陕北民歌在陕甘宁边区的广

泛传播，直至今日，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鲁艺精神代表了艺术为人民的方向，其

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如今，鲁艺精神是文艺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陕北民歌博物

馆无疑是学习、传播鲁艺精神的绝佳园地。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陕北民歌的蕴藏十分丰富，自1938年

被来自全国的延安鲁艺音乐家们发现以来，

80多年间的记录、整理活动从未停止。不同

时期记录下来的民歌数量，从几十首到几百

首、从几百首到几千首乃至盈万。即便如此，

新的陕北民歌仍然随时都会从歌手们的口

中飘然而出，日积月累，铸成一座承载并珍

藏于陕北人文化记忆的丰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陕北民歌的“大

美”，在充满诗情的唱词中，在直浸人心的音

调里，它大胆而质朴、浓郁而深沉，在历史的

风云变幻中，陕北民歌经历了传统民歌、革

命历史民歌和新传统民歌的不同时期，每个

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之作，每一首经典都是一

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叙事，值得后人再挖掘、

再品味、再深思。这一首首的经典曲目就是

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参观即将结束时，路过博物馆的资料

室，透过玻璃窗，我注意到里面的工作人员

正在把一本本历史资料录入博物馆的数据

库中，以便于参观者使用数据信息查询系

统，查询陕北民歌的视听、图像、文字资料。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完善，博物馆正以创新的

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方式，以更多元的

形式和更丰富的内容，展示陕北民歌、陕北

文化的独特魅力。疫情期间，陕北民歌博物

馆还推出了线上参观360度VR全景虚拟展

馆服务，将博物馆数字化资源与VR虚拟技术

相结合，此外，还打造了网络直播，实现了“云

游博物馆”，全方位、活态化展示陕北民歌文

化，让观众在云端获得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

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宝库，在社

会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博物馆是

对往昔高光时刻的回眸与挽留，是一种守望

与坚持。陕北民歌博物馆以经典陕北民歌诉

说黄土高原社会、历史、艺术、民俗发展，以

实物展品陈列配合现代展示手法，尽可能将

陕北民歌粗犷、明快的形式美与苍凉、悲壮

的内涵美融合，它是一部活的陕北民歌史教

科书，拥有让陕北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国

传统民间音乐活起来的力量。这座博物馆已

成为陕北人的精神家园，并成为中国音乐类

博物馆的标杆和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作者系中国文联出版社高级编辑、副

编审）

陕北民歌高飙于边关塞漠，璀璨于黄河故道。延安和榆

林两地是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

儿女，孕育和传承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和浓郁地域民间

风格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传统。深厚农耕文化在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中定盘，并与戈壁、风沙、浅草滩、驼铃、马蹄交织出西

北风的朝向。因而，陕北民歌作为珍贵的文化物种以及代表

性民间艺术样式，濡染着悠长的游牧文化气息，绵延赓续至

今，蔚为大观。

导入与体认

陕北民歌拥有一个庞大的民俗文化家族和民间音乐体

系。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常见的代表性陕北民歌如信天

游、劳动歌、船工号子、民间小调、酒曲、秧歌、陕北说书、道

情、二人台等。其中，陕北说书、道情、二人台等是传统的民间

说唱、民间小戏范畴，属于地方曲种戏种，但因其与民歌为方

言土语，伴随了民间音乐的植入、渗透和溶解，富有民歌演唱

特点和方言美感。

陕北人杰地灵，自古就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

“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是陕北说书艺人的真实写

照。陕北说书最初是由穷苦盲艺人运用当地民歌小调演唱传

说故事，后来吸收道情和信天游等曲调以丰富说书唱曲表

演，取悦各地男女老少，并逐步开宗立派，发展兴盛。伞头秧

歌更是比唱的角逐，伞头临场演绎、出口成章的才艺和本领，

在天文、地理、历史、时事、村情、风俗、农事活动、家长里短等

文化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编自唱、即兴发挥是民歌及

说唱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民间艺术创造性表现的生动

体现。并且，民间歌手与民间说书人常来常往，彼此多有关联

和交集，故均以陕北民歌概念综而述之。

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晋陕蒙地域相邻、风俗相因、文化相

亲、血脉相连。甘肃、宁夏等与其交界处的地方歌种均为陕北

民歌的远亲或近邻。在榆林、延安的城镇街头巷尾、市集店

铺，乡村窑洞院落、田间地头，商旅关隘驿站、水陆码头，歌声

钻心灌耳，让人酒酣胸张、荡气回肠。行船赶脚揽工汉、耕田

锄地羊出坡、晒谷扬场打连枷、碾米磨面炸油糕、做茶打饭卖

饼子、喝酒吃肉打平伙、婚丧嫁娶办事情、缝补拆洗纳鞋底、

拉锯擀毡搓麻绳、上梁暖窑迁新居、节庆秧歌转九曲，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文化表情及生活密码都蕴藉于民歌当中，因

此，民歌叙事在陕北文化板块中有着非凡价值和精神光环，

它是民众抒心抒情抒怀的“神器”，也是民间学礼学艺学史的

启蒙教材。

薪传与代际

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高峰的是那些掌握

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的优秀民间艺人和民间

文化杰出传承人，他们是风土人情与社会生活结构单元的阐

释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民间文艺薪火相传的

关键因素。在现当代，陕北民间艺术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

的民歌手和说书艺人，如农民歌手李有源，黄河船工李思命，

陕北大书匠韩起祥、张俊功等。贺玉堂、柴根、王向荣、朱广亮

等都是新世纪的领军人物，熊竹英、孙占东、雒胜军、杜朋朋

等是新一代的佼佼者。丁文军、贰强则借视频网传民歌走红，

二人还搭档登上虎年央视春晚舞台。

民间文艺需要熔古铸今、超越局限，并不断提升精神能

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时代呼唤文艺大师，而且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晋陕蒙“鸡鸣三省”之地的准格尔旗民间歌王奇

附林与河曲顶级歌手辛礼生、吕桂英、韩运德以及临县伞头

贺升亮等演唱的漫瀚调、山曲、二人台、秧歌等在这一带也很

有人气。王向荣、奇附林等于200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

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雒胜军、熊竹

英还分别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中国曲艺最高

奖“牡丹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横山下来些游击队》为代表的横

山民歌传唱大江南北，优秀歌手艺人层出不穷。横山人韩起祥

被毛主席称为“三弦战士”，能说唱几十部书几十种民歌小调，

因而在陕甘宁边区声名显赫。出生于横山区柴兴梁村、活跃于

延安地区的张俊功1979年为电影《北斗》说书配音后，也一夜

成名。延安市甘泉县在桥镇乡建立了张俊功纪念馆并开设说

书传习所，由张氏传人、陕北说书名师樊九平收徒传艺。

横山说书与民歌渊源颇深，民歌中诸多曲风均来自于说

书，说书唱词中又加入大量民歌、道情曲调。孙占东、熊竹英、

李光明、卜晓刚等在党岔镇韩起祥纪念馆、区文化馆说唱的

《思念韩起祥》《刮大风》等曲目充满乡土气息和民间韵味。吴

芝良、赵海亮等横山籍青年歌手在榆阳区麻黄梁黄土地质公

园驻地演唱的《走三边》等民歌融入了新时代新生活的感知

与感悟。

在众多酒摊场中，横山酒曲唱词的套曲可以大量现编现

唱，有的通宵比唱，民众能够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在乡间庄

户人家经久不衰。歌手曹振鹏演唱的《横山传统酒曲》《丈母

娘看见女婿笑嘻嘻》《推炒面》，李德堂的《拦羊的哥哥》《老天

爷心疼咱受苦人》等曲目，唱词精彩，曲调娴熟，声音高亢悦

耳。王勇、鲁炳国、王海忠、刘月玲等歌手唱功炉火纯青。令人

扼腕痛惜的是，民歌手李强春在这次交流演唱活动后不久出

坡放羊时不幸辞世，与他日日相伴的羊群在斜阳西沉之际入

栏，他留下的《送大哥》《花花小拳》等酒曲依然还在山间与蓝

天白云一起缭绕。

动态与朝向

曾几何时，民间说唱艺人和民歌手走到哪儿就吃住到哪

儿、学到哪儿，见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唱什么。生活的千丝万

缕皆可入歌入曲入书，这是风俗，是生活法则，更是民间艺术

传统。由于大众传播与近年来学术研究等原因，信天游近乎

成了陕北民歌的代名词。信天游的名称在民间是统一的，“三

边”一带称“顺天游”，神木、府谷及邻近的内蒙古地区又名

“爬山调”，山西河曲等地则为“山曲”。信天游是黄河地区人

民人生体验的表白、情感意志的表露、生活向往的表达。它所

使用的比兴手法，完美地契合了这种文化与传统的内在逻

辑。因此，触景生情，借景抒情，以物喻人，因事及人，即兴编

唱，随意赋词。比由生活而起，兴由激情所致。

生活是陕北民歌的源泉活水，没有生活酸甜苦辣的深切

体会与饱吹饿唱的日积月累，没有地方历史经验与传统文化

的厚积沉淀、感同身受，没有当代人文精神的启迪、启智和时

代理念的传导、融通，要在民歌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中找到勇毅的力量和坚定的朝向，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思命唱响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李有源创作的

《东方红》成为中国民歌的世纪经典。在黄河水里泡大、祖祖辈

辈在这里摸爬滚打的生活经历以及刻骨铭心的船工记忆，才

能让人唱出如此前无古人的气壮山河之歌。在李思命的家乡

佳县荷叶坪，人人会唱这首黄河船夫曲。村民们还在村头立了

一块巨大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石刻，为本土文化创造书写

历史与记忆。李家后人传唱的船夫曲激越了黄河涛声的壮阔

与澎湃。水船曲、船工号子、打夯歌等民歌依然蓬勃发展着。

81岁的郭来香是山西临县人，嫁到荷叶坪村后不仅带

来了娘家的女工手艺，还把从小学会的《走太原》《奴女》《掐

蒜苔》等传统民歌教给大家学唱。“山西省的（个）临县人，我

是寨沟村生。我的（那个）名字叫郭来香，今年81岁的人。”郭

来香唱民歌先自报家门，现身说法。据民歌研究专家申飞雪

回忆，40多年前曾采录过郭来香的歌。时至今日，韵味犹存。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在佳县佳芦镇张家庄村李有源故居，李有

源的重孙李刘伟自豪地讲述了他们一家四代传唱《东方红》

的故事。李有源的儿子李增堂、李增光，侄儿李增正、李增成

都是民歌高手和村秧歌队的伞头。1944年春天，李增正还带

领移民队把《东方红》一路唱到了延安。李有源侄儿、95岁高

龄的李增成仍然生活在张家庄村。2021年4月20日上午，是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李增成坐在李有源故居院里的石碾

前，高声唱起了《东方红》。虽饱经沧桑，但他的声音依然如东

升旭日、光芒四射，深深打动和感染了众多访客。其孙辈李锦

鹏、李田田等悉心保护祖居窑院，并配合有关机构广泛搜集

历史资料和图片，不断充实故居文化档案，接续颂歌记忆链

条，热心为世人提供讲解和咨询服务，以践行民间文艺人民

创造、人民传承、人民享有、人民表达、人民阐释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与民间文化生态理念。

(作者系中国民协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钻天的声音 刮耳的大风
——陕北民歌调研走笔 □王锦强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记陕北民歌博物馆 □卞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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